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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常言道：「英雄只怕病來磨」，但是我深深地相信「病，增強了個人生活的鬥志，更增進了生活的毅力」。正因為這樣，我才能仍然健在，愉快的生活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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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五十(1961)年四月二十三日，一個晴朗的上午，我住進了一所頗負盛名的教會醫院，經一連串的檢驗，綜合檢驗報告的結果，主治醫師細心的診斷，醫生宣佈：「慢性腎炎」。一般醫師稱為「腎症候群」（Nephritis），經三個月的住院治療，稍有起色，一天，主治醫師通知我，可以出院，回家靜養。就在那天，身為副院長的他，滿懷信心的告訴我：「老弟！希望在十年之內有新藥發明，您就有希望了。」說完，與我握握手，便離開了。

當我聽到他說這番話以後，心中卻往最壞的地方想，「如果十年之內沒有新藥試驗成功，可供治療，我不就是『無藥可救』，必須遠離人寰向上帝報到了嗎？」心中老實不是味道，雖然如此，仍然壓抑著心中的不安，辦妥出院手續，離開這住過近百天的地方。

您可知道，醫師怎會這樣說嗎？原來在他所診治過與我相同症狀的病人中，僅有一位活過十年，所以他認為「十年」是他臨床試驗過期限最久的的病人了，他的本意也存有鼓舞作用吧！對嗎？

但是，今天，第一個十年過了，第二個十年也過了，雖然新藥仍然沒有音訊，而我卻堂堂向第三個邁進，不管他新藥來與不來。

在這不算短的患病生涯中，我總覺得「信心」勝過任何藥石，我常常跟病友、朋友說：「我生活在信心中」，「信心給了我生存的一切力量」，也因為這，使我對自己充滿著「信心」，不論想做什麼？都認為不會失敗，於是就朝著理想去做了。

五十一年夏，因病又嚴重而入院，整整一個暑假在醫院中度過，我請教過所有來醫院實習的準醫師，他們的回答幾乎都一致：「目前文獻尚無詳細致病的直接原因與預防的方法，也無特效藥可供治療」。但當我詢及能否繼續升學進修時，他們都輕描淡寫的說：「只要病好了，怎麼不能？」似乎說：「目前還生病，怎能去上學？」我卻取其正面的答案，準備升學，於是就在醫院中向護士小姐借了一些書看看，偷偷地報了名參加師專聯考，結果竟錄取了，相信這是「信心」使然。

開學後，就學中，雖曾病發，但經師長與同學的熱心照顧（因為我們是住校的），也平安地畢業了。

然而，藥仍然沒有新的，我一直服用有「美國仙丹」之稱的「副腎皮質賀爾蒙激素」，因這種藥的「副作用」太多，更不宜長時間服用，所以許多醫師忌用。但是，二十餘年來，我一直服用，而未有太久的間斷，諸多副作用在我身上卻未顯現，而使我平安到現在。

在醫院，常同時來回診的病友，面孔已經換了不知多少，而診治的醫師也退休了好幾位，我這個「慢性病」的長期病人也就一直的被「列入移交」的交了下來。………

    在這段日子裡，我深深地相信與體會「信心」與「毅力」可以支撐任何的打擊，有了它，就是一個永遠擊不倒的「強人」，但憑這一點，足可與病魔抗衡，如今，我仍在「不透支體力」範圍之內做我應做的事。

    三年前的暑假，我再度向生命之神挑戰，投入進修的行列，進入大學的夜間部進修，同學們聽過我的自我介紹後，曾打趣的問我：「您是經過生死交關的人（指染上此難治的病），怎麼也來跟我們擠呢？」我的回答是：「夜晚在家，少看一點電視，來這兒更充實，更鼓起我活下去的意願。」

    您相信嗎？忙可以使人忘了許多，連生病都會忘記，不知道誰曾經說過：「忙，就沒有時間可生病了，哪有時間來看病呢？」所以，忙的人比較健康，而空閒反而容易生病。

最後，我要提醒「腎臟炎」的病友，別難過，別著急，用「毅力」來持續您耐心的服藥，對醫師、自己與未來要有「信心」，只要體力不太超過的，如急走、跑、跳或擔重物，一切都「心平氣和」的去做，您可以安心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除了過度鹹以外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！想喝什麼就喝什麼！不要害怕，記住，常作檢查，「健康與快樂永遠是屬於您的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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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過二十餘年，發現生病住院至今總計已經四十五年，快半世紀了，「慢性腎炎」仍伴隨著我，形影不離，我依然健在，目前仍然沒有特效藥發明，「美國仙丹」之稱的「類固醇」也就是「副腎皮質賀爾蒙激素」，仍然照吃，在這段不算短的治療期間，我僅以閒暇野鶴之心，與世無爭之念處世，而飲食清淡度日(罐頭食物與市面飲料不碰，從事田野種菜之輕微運動)，從國小教師退休而轉入大學任教，也經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而教授，甚至在海峽兩岸參與七八次圖書館學的學術研討會，普受兩岸學界的重視，於去年(2006)暑假再度退休，繼續安度以「信心」與「毅力」來支撐的美麗人生。

版主的話:人是食用五穀雜糧的，病痛難免，看醫生吃藥也必需，但是，真正的名醫是自己，他需要「信心」與「毅力」之助，願上蒼以無私的心懷，提供每一個人「信心」與「毅力」，以戰勝病魔，過著健康、美滿、和平、無爭的生活

  2015.11.16  再補述

2006.08從大學教職退休，自覺體力與健康尚佳，因本身任教科目師資短缺，學校一時未能接續，商之繼續以"兼任"執教，故，雖已退休但仍續任教，歷五寒暑，因遷居台北，為免於台北花蓮間舟車之苦，乃於2011.07辭兼任教職而定居台北。－
又恐蝸居過閒，胡思亂想，終日無所事事有礙健康，甚而與癡呆為伍，適摯友陳兄於近郊小坪頂覓得一方農圃，邀同往墾荒，過田園野鶴生涯，遂於每周一、四驅車上山，墾地、鋤荒、鬆土、除草、做畦、播種、堆肥、施做、中耕、灑水、…….親視作物之發芽、長葉、開花、授粉、結果而收成。有如育養嬰幼兒，見之手舞足蹈、呀呀學語，日復一日的成長，心中之快慰絕非金錢所能購得，耳聞鳥叫蟲鳴於山林，眼觀蝶舞花間之美姿，更有每日成長的芽葉之變化，清新沁心的微風迎面拂來，醉迷心弦，此乃只能天上有人間何處尋之美境－－「破補寮」
